
近日，章贡区东阳山社区组织党
员观看大型红色舞剧《长征组歌》。

我与一群白发苍苍的退休党员
一同走进了剧院。当《长征组歌》的
旋律响起时，我们这些亲历过共和国
沧桑巨变的老者无不双眼湿润。

台上，红军战士在“雪皑皑，野茫
茫”中的艰难跋涉不再只是文字描
述，而成为震撼人心的视觉画面；“横
断山，路难行”的吟唱也不再是简单
的歌词，而是转化为直击心灵的情感
冲击。当看到演员们用肢体语言表
现红军过草地时的挣扎与坚持时，我
身旁的老党员们不自觉地前倾身体，

仿佛要伸手扶起那些“陷进泥潭”的
战士——艺术在此刻消弭了时空的
距离。

《长征组歌》成功捕捉并传达了
长征精神中那个看似矛盾却又真实
存在的“血色浪漫”特质。长征无疑
是残酷的——饥饿、寒冷、伤病、死亡
如影随形；但长征又确实是浪漫的
——在极端困境中，红军战士依然保
持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依然相信星
星之火可以燎原。

当看到演员们面带笑容演绎《祝
捷》时，我的思绪不禁飘向那些真实
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他们回忆
往昔时，常常不是一味诉苦，而是会
讲述途中那些温暖瞬间：老乡偷偷塞
来的红薯、战友让出的一口热水、夜
晚篝火旁的革命歌曲。这种苦难中
的温情，绝望中的希望，才是长征精
神最动人的内核。

重温《长征组歌》，我们这些老党
员的感受尤为复杂。当舞台上唱起
《报喜》时，我注意到前排几位老人悄
悄擦拭眼泪——他们或许在想，如果
那些牺牲的战友能看到今日之中国，
该有多好。当演出在全场齐唱《没有
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落下帷幕
时，年轻演员们眼中闪烁的泪光与老
年观众脸上的欣慰笑容形成了鲜明
对比。这或许正是《长征组歌》在当
代的最大价值——它让未曾经历过
战争的年轻一代能够通过艺术途径
理解并共情那段历史，也让亲身经历
过建设岁月的老一辈得以确认自己
的付出已被后人铭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而真正
的纪念，是将那种“血色浪漫”的精神
气质转化为继续前行的力量。看完
演出，我们这些老党员在感动之余，
更坚定了继续发挥余热、传承红色基
因的信念。

那天，我看到老妈正在厨房里鼓
捣一瓶白醋，问她要做啥。没想到老
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看抖音上
说，在脸上涂点白醋能祛斑，我试试看
是不是真的。”我忍不住笑起来：“哎
呀，我的妈呀，你都快 70岁的人了，还
在乎脸上有斑？那是老年斑，白醋能
顶事吗？抖音上就会忽悠人！”

我原本以为，人老了爱美之心就会消
失，可是年近七旬的老妈爱美之心依旧。
她经常对着镜子左照右照，还时不时感
慨一番：“我怎么一下子这么老了，看脸

上这些皱纹。哎，人老了真没法看了。”
我不由暗笑，谁肯多看一眼一个其貌不扬
的老太太？老妈未免也太矫情了。

我囤了不少面膜，每天晚上都会
敷一次。老妈问我：“你买的这面膜多
少钱？”我说：“搞特价买的，很便宜。”
老妈立即来了精神：“要是不贵的话，
我也用一用行吗？”我又被老妈逗乐
了：“行！妈，你想用，贵也要给你用！”
老妈敷上面膜，美滋滋地说：“还别说，
凉丝丝的，觉得很舒服呢。”敷完面膜，
老妈对着镜子说：“这面膜还真有用，

看我这脸，变白了，也变亮了，皱纹好
像也少了。”其实，老妈的脸根本没什
么变化，完全是她的心理作用。

我把老妈的这种情况跟一位朋友
说了，她告诉我：“老人有爱美之心是
好事啊，爱美是热爱生活的表现。有
爱美之心的老人，有生活追求。我们
做儿女的，应该满足老人的爱美之
心。”对啊，老妈有爱美之心，说明她生
活态度很积极。

老妈的爱美之心，还表现在对新
衣服上。每次老妈跟我逛街买衣

服，都是兴致勃勃的，逛半天也不觉
得累。有一次，我刷到了一个卖老
年人服装的直播间，招呼老妈过来
看。我俩讨论着哪件衣服好看，哪
件质量不错。老妈还真有眼光，她
选中的衣服，都很有档次。老妈斟
酌着价钱，我说不在乎贵不贵，喜欢
就买。老妈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
这老太婆了，还花钱买新衣服，不让
人笑话吗？”我豪气地说：“您穿得漂
漂亮亮出门，也是给我争面子呢。
这件买了，我下单了！”

老妈见我下单，心花怒放地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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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恩

有所感

夏日炎炎，蚊虫嗡嗡，我又开始
了年复一年的“蚊虫大作战”。记得小
时候在奶奶身边，倒不曾觉得蚊子有
多么猖獗。奶奶手里总是握着一把蒲
扇，我走到哪，那扇子就跟到哪。有一
年全家去野外烧烤，我在路上就睡着
了。四个多小时，奶奶就那样坐着，手
里的扇子一刻不停地摇着。

现在，网购平台上那些电蚊香
液、灭蚊药、驱蚊贴，花样翻新，层出
不穷。我将各种灭蚊神器一一请回
家中，让奶奶随便用。说实话，这些
产品，有些是智商税，有些效果一般，
百分百灭蚊的产品至今没找到。

奶奶最爱用的是最便宜的蚊香，
我劝她用些高级货，她总是笑着摇
头，一边给我扇扇子，一边说，再好的
灭蚊产品也不如扇子好用，蚊子繁殖
快，灭是灭不干净的，用扇子赶走它
们就是了。

我这才惊觉，长这么大，竟从未
给奶奶扇过一次扇子。某日见奶奶
在厨房做饭，热得满头大汗，我拿起
扇子想帮忙，她却说年纪大了，不敢
扇扇子。当时不解其意，以为老人
体弱，不宜直接吹风。可奶奶与我
在一起时，那扇子永远是对着我
的。原来不是不敢扇，是不愿麻烦
我给她扇。

奶奶会在院子里种几盆薄荷和
香茅，说是蚊虫不喜这些气味；傍晚
时用艾草熏一熏房间；睡前在床头挂
个纱袋，里面装着晒干的陈皮和丁
香。这些方法虽不能全歼蚊虫，却也
不像化学药剂那般刺鼻伤身。最重
要的是，这些法子都与生活融为一
体，不显山不露水地起着作用，如同
奶奶的爱，从不张扬，却无处不在。

前些日子回老家，我看见奶奶
的蒲扇还挂在门后。取下来细看，扇
面已经泛黄，边缘的竹篾也有些松动
了。我赶紧从网上下单了好几把蒲
扇，奶奶知道后，嗔怪道：“这扇子用
顺手了……还能用几年呢！”说着，将
蒲扇拿在手上，顺手又给我扇了起来。

夏夜的蒲扇摇啊摇，摇走了蚊虫，
摇来了清凉，更摇醒了那些被现代生
活渐渐遗忘的温柔。原来最好的驱蚊
良方，就在那把舍不得扔的旧蒲扇中，
在奶奶永远先想着我的心里。

周庆云在给书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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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火人生乐吟唱
——退休矿工周庆云的诗意人生

□赖加福/文 熊真/图

有所乐

近日，在章贡区赞贤路的一间
小屋内，一群文学爱好者欢聚一堂，
品读赣州作家周庆云 6月刚出版的
第十本个人诗集《山水人文，心灵归
宿》中的精彩诗篇，和着蝉鸣，韵味
深长。

现年 68岁的周庆云，是一名退
休矿工，也是一名文学爱好者，多年来
已在百余家报刊媒体发表诗文1500
余篇，许多篇目被广泛转载、传播。

诗情所在

周庆云的童年时光是在祖籍山
东滕州官桥镇度过的。2岁时他过
继给了四叔，5岁养母病逝，后来就
在家放羊。

直到 13岁那年，在江西德兴铜
矿工作的生父，得知周庆云一直未
入学，便将他从山东接到江西，插班
读小学五年级。他聪明刻苦，学习
成绩很快赶上并超过了其他同学。
课余时间，周庆云要帮家里烧饭、洗
碗、浇菜，寒暑假还会去做小工，赚
钱交学费。无论多忙，他都会挤出
时间，到同学家借书看。

家乡的经历，一直镌刻在周庆
云的心里，他总会“想起童年的故
乡，想起春夏秋冬四季分明的日
子”。故乡的小院、大槐树、核桃树、
菜地、羊圈，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还
有故土的亲人们，在漫无边际的时
空里，化作缕缕浓郁的乡愁，被周庆
云诉诸笔端，成就了一首首饱含思
乡情怀的诗句。

周庆云退休后，跟随儿子来到
赣州定居，爱上了这座历史底蕴深
厚的江南宋城。他写下了《八境台
情思》《古城墙随想》《走在老街的时
光》《我在江南宋城等你》《千年浮
桥》等一系列诗作，寄托了对赣州的
深厚感情。感情充沛的他对生活充
满了热爱，无论走到哪里，都以一种
赤子对于故土的热忱与深情去感受
去歌颂。

生命之光

“诗是生命的一束光，不仅照亮

自己，也照亮别人。”借着诗歌的翅
膀，周庆云摆脱了早年苦难生活的
阴影，一步步踏上人生的阳光大道。

1976年，高中毕业的周庆云，成
为一名下放知青。由于爱好写写画
画，次年夏天，他被借调到公社，与
他人合写了一部话剧《红旗插到新
营镇》，在县里的文艺汇演中获得一
等奖。从此，周庆云爱上了文学。
不久，公社知青办把周庆云调到中
学任民办教师，由于学校住房紧张，
校长就让他住在阅览室。他如饥似
渴地阅读各类书籍，并梦想着有朝
一日能出书。

生 存 是 第 一 要 务 。 为 了 生
计，周庆云考取技校，毕业后到江
西铜业集团瑞昌武山铜矿做了一
名调试电工，但他的文学梦从未
消逝。

在矿山，周庆云总是背着一个
鼓鼓囊囊的电工帆布包，里面装着
的不仅仅是万用表、电工刀等工具，
还有他爱看的书。工作间隙，他时
常一个人躲在安静的角落看书。有
机会进城，他总要去逛书店。有时

手头紧，他宁愿吃得差，穿得差，也
要把喜欢的书买回来。

参加工作后不久，周庆云便开
始给报刊投稿，很长一段时间，收到
的是一封封退稿信。有人说起风凉
话：“一个矿工，还想成为作家，真是
白日做梦。”周庆云毫不理会，他翻
开诗集，那一首首带着温度的诗歌
化作一束光，照亮了他的世界，让他
重拾信心与勇气一路前行。认识到
自己文化底子薄弱，他参加了自学
考试，最终获得了汉语言文学的大
学文凭。

后来，矿山成立了写作组，创
办了内部文艺刊物，周庆云被吸收
为写作组成员。虚心好学的他得
到了几位前辈老师的鼓励和指
导，写作水平得以提高。他投递
的稿件也终于发表了，捧着印有自
己文章的报刊，他喜不自胜，如饮
甘泉。

2007年，50岁的周庆云出版了
首部诗集《南风集》，多年出书的愿
望终于实现，那一天，他百感交集，
禁不住热泪盈眶。

人生如歌

周庆云兴趣广泛，听音乐、下围
棋、练书法、旅游……他用诗歌记录
与抒发着对生活的热爱。退休后，因
为闲暇时间多了，他对文学的激情不
减反增，更加勤于写作，近几年，几乎
是一年出一本诗集。每次出了新书，
他都会捐赠给赣州市图书馆、社区书
屋、老年大学等公共文化场所。他希
望自己的诗歌像一束光，不仅照亮自
己，也能照亮别人。

一位名叫海珍的青年在与周庆
云的书迷们线下交流时，分享了她
的体会：“前些年，我的生活一度陷
入低谷，机缘巧合下，我读到了周庆
云老师的那首《我想》，诗中‘生命之
光偶然会消失，又会回来’触动了
我，我回想起生活中曾经的美好，决
心不再惆怅，重新振作起来……”

一路走来，周庆云于普通人忙
碌的生活中，以梦想萌芽，用汗水浇
灌，结出了一朵朵诗歌之花，将自己
的人生点缀得多姿多彩。人生如
诗，繁花似锦，晚风拂过，一片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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